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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中常有与井有关的情节。日常使用的水井常因汲水引出人物相遇

和识认；枯井、后园井则便于谋害、藏匿；《小五义》《续小五义》又把井的纵深和封闭用于机关设置。

井在这些作品中的作用，与其具体使用状态密切相关。文章结合相关小说研究、空间叙事研究与井文化

材料，参照其他小说中的相近井事，就几类关键案例展开具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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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Heroes and Five Gallants, The Young Five Gallants, and Sequel to the Young Five Gallants 
contain many episodes involving wells. Ordinary wells used for drawing water often lead to encoun-
ters and recognition between characters, while dry wells and wells in back gardens provide con-
venient settings for murder and concealment. The Young Five Gallants and Sequel to the Young Five 
Gallants further make use of the depth and enclosed space of wells in the design of traps and mech-
anisms. The functions of wells in these work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uses. 
Drawing on relevant scholarship on the novels, studie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materials concern-
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wells, while also referring to similar well episodes in other works of 
fiction, this paper offer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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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中散见不少与井有关的情节。《三侠五义》写包公坠入后园枯

井，李保在井边汲水被人认出，马强又准备杀死倪太守后将尸体投入后园井；《小五义》中既有预备用

来藏尸的“大土井”，又有“后院有眼大井相似”的人工设施；《续小五义》则进一步写到翻板、水道、

铜栅相连的水牢。这些井并没有一种相同的用途：有的仍是日常取水之所，有的已经用于谋害、藏匿，

有的则成了侠客受困、脱险的机关。几处井事虽然见于不同故事中，却都利用了水井本身的空间特点。 
前人论及《三侠五义》时，常注意到公案故事与侠客活动之间的联系。刘世德、邓绍基追溯这类小

说的发展时指出：“这两类小说各自独立地发展着。到了清代中叶，大约自《施公案》或《三侠五义》开

始，它们在最大的程度上合为一流。”[1]张娜比较《施公案》与《三侠五义》时也说：“《三侠五义》

公案故事中，侠客不仅参与的案件比较多，而且在破案中所起的作用更大。”[2]两项研究都注意到了侠

客进入公案故事以后所产生的变化，但主要着眼于作品整体结构和人物关系，至于这些具体空间在公案

与侠义内容的衔接中起了什么作用，还可以作进一步考察。有关水井的研究，则多着眼于其文化意蕴和

文学想象，王莹所论“深井通幽”[3]注意到井向地下延伸所形成的文学想象，宣炳善对“井，共汲之所”

[4]的考察则说明了井与居民日常汲水活动的联系。空间叙事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龙迪

勇在《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中指出：“像一切完整的研究一样，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

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5]本文借用这一思路，主要考察井的具体形态和使用状态是如何限制

人物行动，以及人物由地面进入井下以后行动方式和情节展开随之发生的变化。 
本文所称《三侠五义》系列，主要取《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书。苗怀明已经指出，

《小五义》《续小五义》彼此前后相承，但与《三侠五义》“并非同出一书”[6]。因此，本文所作比较，

主要考察正书与续书对井空间的不同使用。卦名“水风井”“井井有条”等成语及一般典故不列入主体，

只讨论实际参与人物行动的水井、井边、枯井和井形设施，并由此考察井在人物相遇、谋害藏匿以及侠

客受困、脱险中的作用。本文主要选取三书中与情节推进关系较为明显的几处井事。其他较为零散或兼

具不同作用的井事，这里就不再深入。 

2. 井边的人物活动 

《三侠五义》系列中的井首先以日常取水之所出现。与后文所见枯井、后园井相比，这类水井仍处

在正常使用之中，人物来到井边也多出于汲水等日常需要。正因为如此，井边往往有人出入，人物的相

遇、再次出现乃至身份识认，都可以在这一日常活动中自然发生。小说有时又把案件带入这样的生活空

间，使原本隐藏的人和事重新进入叙述。以下几处井边情节，所利用的首先都是水井与日常生活之间尚

未中断的联系。 
《三侠五义》第二十五、二十六回写屈申被李保夫妇杀害。尸体并没有投入井中，而是被背到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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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后。次日李保仍照旧出外汲水，后来白氏奔至南坡，“在井边揪住那人”([7]: p. 117)，认定李保就是害

死屈申之人。这一处井始终是供人取水的日用井，它与案情发生的联系在于李保照常前来汲水，并因此

重新进入白氏的视线。 
杀人以后，李保夫妇已经有意掩饰异常。尸体移到别处，第二天的生活却还得继续。汲水原是平日

必做之事，如果突然不再出门，反而容易引人注意。于是李保仍旧来到井边，而这也使他重新回到旁人

的视线之中。宣炳善所引颜师古“井，共汲之所”[4]，本来只是解释古代居民共同取水的生活事实，放

到这一回中，却恰能说明小说为什么把人物安排在井边。李保并不是为了案件特意来到这里，他只是照

常生活；案情恰恰在这种“照常”中重新找到了他。 
《续小五义》第八十四回的井边更加平常。贾士正第一次见到菜园少妇，对方正在汲水，他借口讨

水上前搭话；数日之后再次见面，少妇仍在井边。后来贾士正起意掳人，故事已经离开水井，但两次相

见都发生在这里，并非偶然无据。少妇每日需要取水，她便有可能反复出现在同一个地点。人物之间原

本没有关系，井边的日常活动使他们有了接触的机会。 
小说中的人物遇合往往与空间本身的现实用途有关。麻飘飘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寺观时指出：

“寺观的公共空间属性、普惠性、宗教功能对人物的遇合作用极为重要。”[8]她讨论的是寺观，具体对

象与本文不同，但都从空间性质解释了人物为什么会在某一地点相遇。井边的情况更直接，取水本就是

居家生活的一部分，人物因汲水反复来到同一地点，也就有了相遇和识认的可能。因而《三侠五义》系

列写人物在井边相遇，首先有生活本身作支撑。这里不必再赋予井某种玄虚的象征，只要看清“人为什

么到井边”，情节的安排也就容易理解。 
《三侠五义》第十一回也有一处“井边”，用法稍有不同。官府本来依刘三供词寻找被埋的人头，却

先从井边地下挖出一具男子尸体，包公遂追问“井边男子之尸从何而来”([7]: p. 58)，另一桩旧案由此被

牵出。尸体依旧不在井内，因此这一回也不能算作“井中藏尸”。井边在这里是埋尸地点，同时又是旧事

被重新翻出的地方。把它与李保案放在一起看，一个共同点便显出来：仍处在生活范围内的井边，并不

适合让人物和事情永远消失。这里有人往来，也可能因为其他事情受到查看，隐藏之物随时有重新露出

的可能。 
这一点正好和后面的枯井形成区别。日用井之所以进入故事，常常不在“井深”，反倒在井边有人。

人物来取水，便会反复出现；原已隐去的线索，也可能因为人物再度出现而接上。李保处理尸体以后仍

要继续日常汲水，也因此会再次出现在井边。井边是他继续维持日常生活的地方，也成为他重新被认出

的地方。 
三处井边情节虽然所涉事件不同，写法却有相通之处。李保因汲水重新被人认出，菜园少妇因汲水

与贾士正两度相遇，刘四旧案则因井边掘尸重新显露。井仍在日常使用，人物和事情便始终没有完全离

开生活的范围。小说在这里所利用的，主要是井边有人往来这一事实。到了枯井、后园井一类情节，情

况随之发生变化：井与日常取水的联系减弱以后，作者所着意利用的便不再是井边有人，而是井下难以

被人看见。 

3. 井下空间的利用 

水井一旦脱离日常取水，其进入故事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仍有人汲水的井边容易使人物相遇，枯井、

后园井等较少有人接近的地方，则更容易被用来隐藏人物或处理尸体。此时小说所注意的已经从井口周

围的日常活动转向井下：人物由地面落入井中以后，便暂时离开他人的视线；井口若再有遮盖，外人更

难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三侠五义》及《小五义》中的几处谋害、投尸情节，都与这一特点有关。从空

间方向来看，人物在地面上的活动主要沿横向展开，井筒则把人物引向地下。进入井中以后，人物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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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范围随之缩小，返回地面的路径也受到限制。包公坠入枯井以及后文展昭、蒋平落入水牢，都经

历了从地面活动转入井下受限的过程，人物行动方向的改变，也影响了随后情节的展开。 
《三侠五义》第二回写包公幼年受李氏谋害，所用的是“后园枯井”。李氏谎称金簪落井，让包公系

绳下去寻找，中途放绳，包公便坠入井中。小说特意说明井已无水，包公落下以后所忧虑的也很直接：

“别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得去呢？”([7]: p. 10)包公的危险来自井深和无人知晓两个方面。井深限制

了他返回地面的可能，“枯”又说明日常汲水已经停止，落井者很难被人及时发现。人物从地面坠入井

底以后，前面的诱骗、系绳、下井告一段落，叙述随即转向包公对自身处境、井中光线和出口的观察，这

句话也直接写出了人物突然与地面生活隔绝之后的焦虑。包公并没有被带到遥远的荒野，他仍在家宅范

围之内，只是从地面落到了地下，便仿佛突然从家中消失。井在空间上离生活很近，在使用上却已经和

生活脱开。小说把谋害放在这里，正是抓住了这种反差。李氏若把包公关在屋内，还要防人发现；枯井

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日常生活遗忘的地方，放绳之后甚至无需再作多少安排。 
包公后来在井底发现微光，又见道路，因而疑惑“井内如何有许多路迳呢”([7]: p. 10)，最终从地沟

爬出，才知道“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7]: p. 11)。王莹把历代文学中由井通向地下异境或其他空间的

写法概括为“深井通幽”[3]。较早的志怪、神仙类叙事中已有类似写法，如《太平广记》卷十四《嵩山

叟》写嵩山叟进入“大井”[9]，井中有蛟龙等怪异之物，最后由井道出于蜀地青城山。到了《三侠五义》

第二回，“井下另通一处”的结构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井下道路却被写成可以实际行走的地沟，包公也

借此返回地面。这样一来，王莹所说的“通幽”在这里更多地落实到人物的脱困过程之中，这种“井下另

通一处”的旧有想象，在《三侠五义》中被具体写成包公可以利用的逃生通路。 
到了第七十五回，井下空间直接被马强用于灭迹。马强欲杀倪太守，吩咐马勇事成以后“把尸骸撂

于后园井内”([7]: p. 327)。这里没有说明井是否枯废，因而不能把它和第二回的枯井完全等同；小说可以

确定的是，马强认为把尸体投入后园井已经足够隐蔽。智化后来救出倪太守、杀死马勇，仍把马勇尸体

投入原来的井中。前后两次所用地点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入井之人。这一处井的作用还进一步落在情

节反转上。马强先给倪太守安排了一个结局，智化并没有另造一种报复方法，而是把这个既定安排原样

还给了马强一方。井原本是马强谋害计划的最后一环，智化介入以后，这一安排仍被保留下来，只是最

终入井之人发生了变化。于是前面的谋害计划与后面的救援、反制使用了同一处空间，前后情节也由这

口井接在了一起。后文讨论公案与侠义的关系，这一处已经露出了端倪。 
《小五义》第六十八回的大土井写得更细。马二混准备杀害张英，说东南有一口“大土井，极深”

([10]: p. 292)，上有石板，只要杀人后揭开一块，将尸体扔下去，再把石板盖好，就是“极严密的个地方”

([10]: p. 292)。张英最后得救，投井一事因此停留在计划之中。作者提前写出“大土井”及其石板遮盖，

也就先把张英可能遭遇的结局摆在了读者面前。“极深”“石板盖儿”“极严密”几处文字，都是马二混

自己对这口井的判断。他为什么相信这样做能够瞒人，小说已经说得很清楚：井向下，石板再从上覆盖，

尸体一经投入便难以被外人看见。后面艾虎的救援由此多了一层紧迫，读者知道如果来迟一步，张英不

只会被杀，尸首也会被藏入井中。井在这里还没有真正收纳尸体，却已经提前参与了情节。 
古代刑狱文献中也可见井中尸体引发误认的记载。《折狱龟鉴》所记“向敏中案”[11]中，一僧夜行

误坠眢井，井中先已有一具被害妇人尸体，血污僧衣，僧人遂被当成凶手。向敏中觉得赃物、凶器均未

找到，案件尚有疑点，继续查访之后才得真凶。尸体进入井下以后，后来者首先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结

果，事情的具体经过仍需重新查明；后来误入井中的人物，也可能因此与原有案件发生新的牵连。 
《洗冤集录》把“自投”“被推”“失足”[12]入井分别加以辨验，说明井中发现尸体以后，死者怎

样入井仍需进一步查明。马强和马二混选择用井处理尸体，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尸体进入井下以后，

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很难立即从现场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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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再回头看第二回的枯井，几处井事之间的差别也更清楚。有水可汲的日用井使人物反复出现在

井边；枯井、后园井和加盖的大土井，则把人物或尸体带到不易被人察觉的地下。包公坠井后首先担心

“别人又不知道”；马强命人投尸，也是想借后园井藏去尸体；马二混则预备在投尸以后重新盖严石板。

几处情节都利用了井下不易被立即发现这一特点，具体写法却各不相同。包公落井以后还要寻找出路，

马强原先的投尸安排因智化介入发生反转，马二混的计划尚未实施便被阻止。传统刑狱文献中有关井尸

辨验的记载，也说明尸体进入井下以后，其入井经过往往还需要进一步查明，可以作为这类小说情节的

现实参照。 

4. 续书中的井形机关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仍是人物利用现成的水井，那么《小五义》《续小五义》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

井的空间形态本身被拿来设置机关。此时是否具有正常的取水功能已经不再重要，作者留下的是井向下、

封闭、难以从原路出入等特点。《小五义》第四十三回所谓“大井相似”的设施和《续小五义》的翻板水

牢，都属于这一类。它们仍与前面的枯井一样能够把人物隔绝在地下，却又增加了人为修造的翻板、水

道、木盖和铜栅，人物怎样进入、怎样出去，也因此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小五义》第四十三回出现了一处与前面不同的空间。雷振介绍宅院机关，先后说到夹壁墙、台阶

等设施，随后有一句：“后院有眼大井相似，上有木头盖，打外开不开。”([10]: p. 192)这里没有说它是

一口正常的水井，作者特意用了“大井相似”。换言之，人物借“井”来形容的是一处人工设施：它向

下，有盖，从外面又不容易开启。前面几处故事都是先有一口井，人物再利用它；到了这里，井本身的形

状已经可以被抽取出来，成为修造机关时的一种现成样式。 
《小五义》《续小五义》承接了《三侠五义》的人物和故事，井的写法也在续书中有了新的变化，由

普通井、枯井进一步发展为可以困人的机关空间。苗怀明对三书关系的辨析已经说明，今本《小五义》

《续小五义》是后来另有来源的一组续书，与《三侠五义》并非同一作者的连续写作。谭正璧论《小五

义》时指出，颜查散被劫这一情节进一步引出了小五义的登场；五人在黄花镇结义以后，侠客活动明显

增多，故事也随之展开他们对抗地方强豪、扶助受害者等行动[13]。这类情节需要侠客不断进入新的地点，

宅院、机关和险地，也因此有了更多展开人物行动的机会。 
《续小五义》第二十八回的翻板水牢，把井的纵深、封闭和地下水道都用到了机关设置中。展昭、

蒋平追踪白菊花时踩中翻板，从地面落入井桶。井壁光滑，上面的翻板已经合拢，井中又有积水和铜栅，

二人的行动很快受到限制。原来一直向前推进的追踪也由此停了下来，后面的情节转到寻找水路和设法

脱身。直到第三十三回，两人破开铜栅、砖壁，沿水道离开，行动才重新展开。这样一来，人物由地面进

入井下，再从井下寻找出口，空间位置的变化也带动了这一段情节的转折。 
小说对这座水牢的来历也有交代。柳旺年轻时曾坐地分赃，担心日后有人前来追拿，所以预先修造

了翻板水牢；一旦有事，他自己还可以从水路离开。翻板、井桶和地下水道由此都和他的防备有了关联。

后来展昭、蒋平进入柳宅，这座原先为柳旺自保而设的水牢，又成了二人必须设法摆脱的障碍。同一个

地方，在前后情节中的作用也随人物不同发生了变化。 
这一处还可以看出公案内容和侠客行动是怎样接在一起的。刘世德、邓绍基指出，原先“各自独立

地发展着”的两类小说，至清代中叶“在最大的程度上合为一流”[1]；张娜也指出：“《三侠五义》公

案故事中，侠客不仅参与的案件比较多，而且在破案中所起的作用更大。”[2]翻板水牢正好把这种关系

落到了具体情节中。柳旺先前留下的设防，后来成为展昭、蒋平行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前面的案情也

由此接到了后面的追踪和脱险。井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把前后两段人物行动连在了一起。 
第七十五回马强后园井也有类似情形。马强准备用井灭迹，智化进入以后，倪太守获救，马勇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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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井中。那里仍是利用现成水井，侠客并没有真正受困井下；《续小五义》则进一步让侠客自己进入

井形空间。两处情节前后比较，区别就在这里。前一口井主要承担马强投尸灭迹的安排，后一座水牢则

让设防与侠客脱困直接发生在同一地点。井下有多深、水从哪里来、出口怎样封住，在前一种故事中无

需细写；展昭、蒋平既然必须亲自从里面出来，这些构造便都成了叙述不可少的部分。 
同类公案侠义小说中也可以见到落井以后循水路脱身的写法。《彭公案》第九十四回写高源(高通海)

探查画春园时，“只顾追那木人”[14]，失足落入一口“浇花甜水井”[14]；第九十五回又交代此井引山

涧之水，东南以木板拦住，高源提起木板后沿水流泅出。两处故事都利用了井的垂直落差和井下水路。

《彭公案》中的井原本用于浇花，高源因追踪木人而偶然坠入；《续小五义》的翻板水牢则经过柳旺预

先修造，翻板、井桶、水道和铜栅共同构成机关，人物的坠落也直接来自这一设置。两相比较，《续小五

义》的特点更清楚地落在井的机关化上，设防、追踪、受困和脱身几个环节也因此联系得更为紧密。 
井下另有通路，是这几处井事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空间设置。王莹所说的“深井通幽”，已经注意到

较早文学中井与其他空间相通的想象。《三侠五义》第二回把这种想象落实为地沟，《小五义》第四十三

回和《续小五义》的翻板水牢又进一步把“向下”与“另有出口”转为可供人物实际进入、寻找和突破的

空间构造。到了这里，井的文化想象已经和机关设置、人物行动结合起来，通向何处、怎样出去，也成了

故事继续展开的一部分。 
从《小五义》中“大井相似”的宅院设施，到《续小五义》的翻板水牢，井的形态在续书中逐渐被用

到机关设置中。翻板水牢原为柳旺防备追捕而建，后来展昭、蒋平追踪白菊花进入柳宅，这处机关便直

接影响了二人的行动。前面留下的设防，在后面的追踪中变成了必须解决的困难，公案中的人物和事情

也就这样接入了侠客的行动。刘世德、邓绍基所说的公案与侠义合流，在这里可以从一个具体地点的前

后使用中看得更清楚。 

5. 结语 

《三侠五义》系列中直接参与情节推进的井事数量有限，从本文所举的几处材料来看，井在情节中的

作用大体都和它当时的使用状态有关。井仍在使用，人物便因取水反复来到井边；井已枯废或被用来掩藏

尸体，它向下、难见的一面便得到利用；续书再把这些特点抽取出来，甚至可以另造一处“像井”的机关。 
从这些案例来看，井的意义也较难归结为一种固定的象征。《三侠五义》第二十六回的井边联系日

常生活，第七十五回的后园井用于投尸灭迹，《续小五义》的翻板水牢则让侠客亲自进入险境。用途不

同，决定这些差异的正是人物怎样接近和使用这一空间。具体故事中，一口井是否仍有人汲水、井口是

否有所遮蔽、井下是否另有通路，都会影响人物在其中的行动，也决定了它在不同情节中的具体作用。

小说的许多安排，反而在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中得到解释。 
前人已经指出，《三侠五义》一类小说中，公案与侠义内容逐渐发生结合。本文所讨论的几处井事，

也可以从一个较小的角度看到这种联系。马强原想利用后园井投尸，智化介入后却将同一口井反用于马

强一方；柳旺修造水牢本是为了防备追捕，后来展昭、蒋平追踪白菊花进入柳宅，这处水牢又成为二人

必须设法摆脱的障碍。前面留下的安排因此直接影响了后面侠客的行动，本文所说的“衔接”，主要就

是指这种前后相接的关系。 
从“井”这一具体空间入手，可以看到《三侠五义》系列组织故事的一种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设

施进入案件以后，原有用途和空间形态会影响人物下一步怎样行动；续书又在这些空间条件上继续加工，

使井下能够容纳设防、追踪、受困和脱身等更复杂的行动。本文主要依据三书中几处对情节作用较为明

显的井事展开分析，所得结论也以这些案例为主。三书中其余较为零散的井事，以及其他公案侠义小说

中更多的井空间书写，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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